


















































週別 日期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內容
◎ （社團） 參觀：臺中放送局


































































林金漢，〈棒球、考試與人生──淺談競爭的本質〉，育才街 期， ～ 。
2007年 5月
造一個環境，提供足夠的資源，使其自得之。所以本課程計畫，一不點名，二
無成績考評。放牛吃草，才能養出綠島水牛，精神壯碩，未穿鼻，不隨便讓人
牽著走。
人之學習，有賴於感官知覺。有些伶俐於此，卻未必靈敏於彼。所以，我
們大體可將學生分成視覺型、聽覺型和動作型。視覺型的學生很擅於學習透過
「觀看」學來的資訊與技藝；聽覺型則是以其兩耳為主要學習器官；動作型的
如果沒有肢體動作，就很難定下心來學習。 一般而言，明星學校的學生大體屬
聽覺型的，但也有比較弱勢的其他類型。為兼顧到此三大類型，本計畫除了一
般的講座和課程，照顧聽覺型的學生，也規劃舞龍，讓肢體動作型的學生大展
身手，並規劃電影欣賞，讓視覺型的得其所哉！此外，本計畫後來也參與法庭劇
演出，讓學生學習如何統合、凝聚眾人的力量，讓三大類型的才幹發揮出來。
本計畫重視的是教養和啟迪，而非各學門的「基本知識」灌輸。所以我們
也安排學生與教授聚餐，閒聊互動。此效果顯著，不少學生因此找到自己想走
的路。如林肇奎，便以學術為職志，想唸社會系或社工系，而非隨波逐流唸法
律系。蔡佳勳則以史學為職志。卓建佑本來成績不屬頂尖，但因參與法庭劇的
表演，而與法官和檢察官有私下互動，對法庭系統有興趣，所以目前更用功讀
書，想唸法律，當法官或檢察官。吳承易從小就想當法官，可是法庭參觀之後，
看到法庭肅殺氣氛，犯人被腳鐐手銬，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此環境；而聽了
有關經濟學的演講之後，激起興趣，覺得經濟學值得嘗試。
本計畫也有許多限制。因為不像人文社會資優班，屬常態性的體制，除經
費問題外，還有賴社會組導師協力奔走經營和學校行政的支持，否則計畫很難
持續。如果社會組導師分散各科的話；如果學校行政未配合的話；如果沒經費
的話，可能都會使此計畫夭折。為使此課程能永續經營下去，經費上可能還要
瞬間親和力。
本校在法庭劇競賽中取得中區優勝，詳見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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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教育部申請專案計畫；課程安排上為減免導師負擔，可能要外包委託鄰近大
學代為安排，如素有舉辦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經驗的東海社會系。
此外，本計畫強調啟迪、教養，沒有評鑑、也沒有作業，無法訓練學生的
基本功，也沒有清楚的知識焦點，更無法像人文社會資優班，有小論文成果以
利推甄。在今日市場導向的臺灣社會，這種近乎無所為而為，任學生逍遙徬徨
的課程規劃，能否得到家長認同，也有疑慮。所以日後課程規劃上，或許還要
邀請學生和家長共同參與、改善。
簡之，本課程規劃強調教養、啟迪，不點名、沒有作業，只是仿傳統講學，
任學生逍遙徬徨自得之，或深或淺，不一而足。本課程限制在於未體制化，不
容易長遠傳承；焦點不夠明確，學生個人沒有表現空間，不見得能得到家長認同。
肆、迴響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本課程規劃與實踐最成功的是，我們
讓學生感受到我們的善意。蒞臨演講的大學教授，泰半風塵僕僕，遠道而來，
不計代價，不問酬勞，花一整天的時間和高中生廝混。主持規劃的導師們，奔
走協調。學校不僅不惜成本，還在排課上儘量配合。這些善意表現，使得學生
覺得今年社會組有「太多特殊之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每個禮拜五的自習時
間。」 各班學生甚至醞釀共同去金門舉辦畢業旅行，共同製作組服，最後雖都
未通過三分之二的重度表決。而據筆者所知，未曾有人反對再續辦此一活動，
幾乎所有學生都正面肯定此課程規劃。校長也覺得今年社會組有三大創舉：一、
舞龍表現優異，獲邀去臺中女中、總統府前表演（後者因人數不夠，未成行）。
二、法庭劇比賽第一名。三、每星期五舉辦人文社會合作教育計畫。此友善的
氛圍，某種程度上也柔化「問題學生」的危險心靈。臺中一中期末學務會議，
吳承易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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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個案討論的問題學生，通常都有社會組學生；本屆卻一個也沒有。筆者認
為，經營此屆社會組的導師和學校行政配合，讓同學感受到善意，應是本屆學
務會議沒有社會組個案學生的因素之一。
不過這不意味著，我們沒有爭吵。第一次由社會組接下舞龍時，正如官科
宏同學所言：
以前的龍，不是由資優班來舞的嗎？
突然有些遲疑，有些憂慮。曾幾何時，已經沒有人願意擔這個責任，延續
精神的責任。當歷屆學長的呼喊被各種雜音掩蓋，能聽見先人訓斥的又有
幾人？
所以腳步濁重，轉身遲緩，好像該有些失落，因著大家的遺忘。再沒有人
願意承擔，所以是我們？憤怒帶著些許氣憤。
但眼神又轉回那條龍。飛揚著的仍是我們──無論誰在舞著。
然後又踏起穩健，轉出躍動，龍再次活了起來。
吾校，中一中，
吾校，龍在吟嘯。
舞龍剛開始因社會組學生憤怒帶著些許氣憤，而遲緩、濁重；但最後幾經
溝通，「傳統文化的延續，一中精神的傳承，是我們這些學習人文的責任，更
是一個使命。這條龍，我們不來扛，又能由誰來呢？」 成為共識，終又使龍
飛揚吟嘯。舞龍有點成績了，受邀表演，同學們也領到紅包。大家剛開始也為
如何分配才公平，而爭吵。導師甚至協議，如果學生談不攏，我們就強行介入，
將獎金充公，移作下屆經費，但學生最後不僅自己解決此問題，還決議分食
育才街 期， 。
二年一班，張喬凱，龍（心得），育才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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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基督徒分食餅、酒，象徵一體般，學生最後得知導師們的協議，還反
過來責怪老師，不信任他們、試探他們。
籌演法庭劇底下更是波濤洶湧，這從第一版劇本到終局版之間鉅大差異，
和參與決賽表演者與初賽表演者角色大洗牌，便可看出端倪。很多演員公認，
「內部工作量非常不平均，有人忙到三、四點，有人卻有點不積極。」不過在
得知入圍決賽後，「短短幾個禮拜時間和期末考將近的壓力下，全組人員積極
展開行動，從修改劇本、更換演員、製作道具皆同時舉行。」 、「有幾天幾乎
沒有讀到書……常留到社辦討論劇本，都留得蠻晚的。不只劇本組、道具組和
其他演員無不以奪冠為目標而奮鬥著。」 、「雖然只是演個不起眼的小角色，
一句臺詞都沒有的陪席，坐在上面不能動，不能說話、很悶。不過看到同學們
的精采演出，舒服了些。」 從剛開始誰也不服誰，為劇情、戲份爭吵不已到
全力付出或默默支持、欣賞隊友的表現，正是團隊精神的表現。
耗費不少資源辦出來的演講，並非所有活動中最讓同學受用的。「演講方
面，……出席率大概只有六成吧！其中上學期大於下學期……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想可能是對大部分的演講內容都沒什麼興趣吧！即使有興趣的題目，講師不
是講得太空泛、或是太深奧，讓我的眼皮不由自主的又垂了下去。」、「這一
學期下來，我有印象的也只剩下張元和講慰安婦那兩次了。」 、「就我而言，
說來也慚愧，我承認我是還蠻喜歡老師們安排的講座，但那帶給我的激情、感
動好像也只限於那一天吧！我知道這主要是我本身的問題，不過我想與我有類
似感覺的同學也不在少數吧！」
然而，演講確實對某些同學有效。
蔡佳勳同學，週記。
林孟輝同學，週記。
林孟輝同學，週記。
張軒維同學，週記。
張喬凱同學，週記。
2007年 5月
有的可啟迪學生學術興趣：如林肇奎，在積極主動參與，會場勇於發問，
演講會後爭取與教授聚餐閒聊後，想唸社會系或社工系，而非隨波逐流唸法律
系。蔡佳勳聽過多場史家演講，便以史學為職志。田孟凌同學說：「這一年來
我收穫豐富，從上學期的『臺灣文學』，使我粗淺的了解它的來源與獨特性，
到請律師演講，使我將法律系列為未來的選擇之一。」
有的可打破僵固的學術分類。「第二次的 鑑定，也頗令人出乎意料
的，因為誰會想到社會組的演講有如此『自然』的東西呢？……誰說社會組就
一定要去聽文學類的演講、史地類的演講呢？在這些活動打破社會組的侷限，
有生物的、有經濟的、有音樂的、有輔導的、有歷史的……種種的活動讓自己
生活精彩起來。」
有的甚至撼動學生的人生觀。如張雅涵同學聽過王文河老師的演講後說道：
「別說是站在天地之前，就單和湖楊相比， 走過一個多世紀的人瑞，都只是
在這世上匆匆走一遭；就單和梯田相比，再高的長人都顯得嬌小。 納西族人
傳唱著古調。這曲子已唱了多久？又會再流傳多久呢？」、「透過了幻燈片，
我們才赫然發現：人真是如此微渺。」、「每一回向上攀爬的同時，我們也使
自己處於更低下的位置；隨著每個前進的步伐，我們不斷的後退，後退，後退
……」
他一生都在追尋著什麼，而這「什麼」，卻永遠不存在。旅人是知道
的，但仍在每吋土地上每分每秒的搜索著，仍舊不分日夜的向前行進。
田孟凌同學，週記。
陳孟皓同學，〈心得〉，育才街 期， 。
王文河老師演講用幻燈片介紹「傳說湖楊樹生一千年不老，老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
養育天府之國的「梯田」，耕者的身影不及一階之高。
二年二十三班張雅涵，〈旅人的夢──聽王文河老師演講心得〉，育才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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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的日子，便是長久的流浪。
在漂泊的過程中完成自我，便是旅人的宿命。
相較而言，投資資源少、收效宏大的活動是影片欣賞。這些沒有「帥氣男
主角、美麗女主角，也沒有節奏緊張刺激的劇情，但是隨著劇情的進行，出現
了很多社會或文化甚至是人生的問題」 的電影，幾乎每部都引起不少迴響：
如有關「秋天裡的春光」，同學說：
起初不知片名和內容有何相干，但漸漸的便發現這名字取得多麼合適。
整部電影以幽默貫串著，但背後卻有一股無法抵禦的悲愁，有些情節會讓
人鼻酸。看完這部片後，感觸良多，不知是否到了頭髮花白，即將面對死
亡的時候，就不能懷抱夢想？不能像年輕人一樣充滿活力，只能對一切都
失去了興趣？還是只能靜靜回想過去的回憶，而無法再創造更多美好的記憶？
年輕時，正邁向人生的高峰，過了以後便開始走下坡，讓人有種不斷失去
的感覺，失去健康、親人，或是活力、鬥志，還是夢想或自我。但是仍然
有人的心還似年輕人一樣，仍能堅持夢想，懷著一顆童稚之心，彷彿心中
有股澆不滅的火。
又如有關「中央車站」，吳俊儒同學說：
想搭公車或計程車？其實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我內心深處渴望著
自由，走遍每一寸人類的文化及大自然，了解每個人的心，然後看盡世間
賴羿元，週記。
賴羿元，週記。
週記。
2007年 5月
美好的事物。問題是我存在的是一個現實的社會，我被迫搭上公車，照著
安排好的路線走著，讀書、考個好學歷，找個固定的工作、愛人，過著一
成不變的生活，不需考慮該左轉或右轉，因為這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我就是得這麼走！
結局是最令我感動的，「我怕你會忘了我」，朵拉這麼寫著。對她而
言，這或許是種如母親般的付出，對約書亞來說，或許體驗了一段跨越年
齡的友情，不管如何，我相信他們一定不會忘了彼此，及那段日子。
朵拉寫的信一直縈繞在我心中，我們又何嘗不希望自己在乎的人不要
忘了自己？只是生命中誰要來誰要走，似乎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記住了，不表示不會遺忘；遺忘了，不表示不存在。
幾乎所有電影都能引起類似的迴響，不勝枚舉。由於「影視史學」收效宏
大，投資少，本校社會科擬在下學年度開始舉辦影視史學讀書會，進一步探索
其在歷史教學上的妙用。
此外，校外參觀的迴響也很好，第一次參訪放送局時，不少同學「在那裡
看到了許多之前不曾看見的東西，也聽到了一些從來不曾聽過的聲音」。 後
來還踴躍爭取到錄音室唱歌、說書或單純講話的機會，並燒錄自己第一次廣播
經驗的 。第二次到法院時，雖然限於經費，同學只能步行前往，可是大家都
興致盎然，出席率幾乎百分之百。此參訪經驗，除了聆聽林三元法官演講、簡
介之外，也讓同學親身感受到法院的嚴肅氣氛，更讓同學有機會在法庭上穿法
袍扮演法官、檢察官或律師，拍照，甚至模擬法庭實際情境。後來「法庭劇」
招兵買馬順利，進而拔得頭籌，可以說是此法庭參訪經驗奠立的基礎。
本活動雖然成功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善意和對社會組的重視，不過，一中
學生自負，素有「一流學生，二流老師，三流設備」的口耳傳語。所以，有些
育才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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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角崢嶸的學生也認為：「二年級時的演講和觀摩，我的印象並沒有比我自己
去看報章雜誌 網路上得到的資訊，還要有 。雖然不能說沒有收穫，但
畢竟不是照自己的興趣和心情來排定……，多少打了一些折扣。」 最有
的演講，還是推學生會長請來教導學生會幹部的馬英九市長演講──「從校園
民主開始」。換言之，也有不少同學認為此空白課程可交由學生自己來辦，會
更叫座。
※ 不滅：
本課程設計旨於提供一個多元多采的學習環境，讓中一中學子們在成長過
程中，得到自我探索與自我實現的確實機會，所以我們有舞龍、參訪、演講、
法庭劇和電影欣賞等，試圖照顧到形形色色的學生，不論他是視覺型、聽覺型
或肢體動作型的。
我們很成功的讓學生感受到大家對社會組的重視和善意，至少沒有學生認
為本課程讓自己變笨，或用其他負面語言譏評。為了避免因考試或評鑑所造成
的階層化權力結構的宰制，本課程設計仿傳統講學，不點名、無成績考評、放
牛吃草。這雖然比較沒有效率，但是讓學生覺得自己受尊重，像個大學生，而
且出席率亦佳，所以也不算失敗。
正如雅好歷史的同學所言，「不管是馬偕在臺灣、世界是圓還是平的、歷
史學入門、科學與神學。這些演講內容，真令我震撼。原來歷史比我所想的範
圍還要深、要廣。……演講者所用的史料，真的都蠻特別的」， 本課程偏於史
學。但是，我們希望介紹絕不只是文字化了的，或專家化了的歷史。所以，我
們有舞龍、南管、氣功等課程，讓同學接觸目前還生猛有力的傳統知識
（ ）；安排參觀放送局，讓學生親自操作、體會傳播媒體
吳梓桓，週記。
廖希正，週記。
2007年 5月
的演變。我們也精心挑出由各國導演拍攝，賦歷史文化意涵的影片，或是敘述
臺灣故事的紀錄片，試圖深化、廣化學生的時空感受。我們安排法庭劇，試圖
開拓學生的歷史基本能力，並學習如何異中求同、如何團隊合作。我們也安排
史學輔助學門的介紹，如心理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性別研究 的演講。
雖然很雜，焦點不夠明確，但也可見我們在提供一個多元多采的學習環境上的
用心。傳統史學畢竟無所不學；我們也希望以更寬廣的脈絡來介紹史學、訓練
學生。
本課程實踐中發現，投注資源最少，引起迴響最深切的是「影視史學」或
電影欣賞，故擬於本學年度籌組影視史學讀書會，歡迎中區有志於此的老師共
襄盛舉。
（本文作者任教於台中一中）
筆者所主講的，有關 鑑定和代理孕母的法律議題，其實屬性別研究，而非自然
科學。
